
日本：各种垃圾分类回收
在日本，垃圾分类非常清楚，能回收的

垃圾与生活垃圾都分开投放，各放其箱。
在有些地方每周回收不同的垃圾，包括玻

璃制品、不燃物质(塑料、橡胶、皮革等)、金属、
家电等。 这样的好处是，垃圾车装运同一种垃
圾，可直接送到处理厂去处理，省工、省时。

日本运送垃圾的垃圾车全部是自动封
闭式、自动加压式的，装车的垃圾可以自动
压实，易拉罐之类的废弃物可以压扁成片。

德国：“环境警察”登门造访
“环境警察”登门造访，抽查居民是否把

垃圾放到指定的桶里。 如果分拣垃圾不当，
把垃圾归错了类，放错了桶，他们会及时指
出，严重的还会被罚款。

德国还制定了一套“绿点”系统，以独特
的收费结构形成对制造商减少产品包装数
量以及使用环保包装产品的激励，这套体系
目前在欧洲 22 个国家通行。

欧盟：乱倒垃圾是犯罪
在欧盟的一些村庄里，张贴着“随意乱

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
示。 而同样，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为农村社区
居民提供垃圾收集的服务或不按分区规划
管理新住宅的开发，也将受到农村社区居民
的起诉。

欧盟所有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都由市
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 垃圾箱和垃圾收集
处理的费用由地方政府征收的房地产税及
其他税收支付。

农民家中一般有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
箱，一个装有机垃圾，另一个装无机垃圾。 收
取垃圾时，工作人员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则对
垃圾进行分类，或把不适当的东西放到垃圾
里，将会拒绝收集这些垃圾箱甚至罚款。

有了垃圾处理与收运设施，更重要的还
要有一套科学的日常收集转运处理垃圾的
机制。 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了“村收集、镇
转运、市县处理”的农村垃圾一体化处理思
路，但如何具体实施，各地模式不尽相同。

政府包揽

东方市大田镇新宁坡村，人口 2000多。走
进村庄，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个垃圾桶，村民走
出家门几米就可把垃圾扔到桶里， 村中道路干
干净净，家家户户房前屋后也都看不到垃圾。

“村里有 4 个人专门负责搞卫生，当然
会做得比较好。 ”一位村民说，村里搞卫生的
都是政府花钱请的，每人每月 1000 元，这还
不算，夏天还有高温补贴。 东方市村镇保洁员
和开转运垃圾车的司机共 1100多人，像城市
环卫工人一样负责全市村镇垃圾收集转运。

点评：人均年费用超百元
目前，以东方、昌江为代表，主要推行政

府包揽一切的做法， 政府出钱购买设备，给
保洁员和垃圾车司机发工资，政府又负责管
理考核，基本上是复制城市环卫模式。

这种模式操作简单，效果明显。 缺点是
成本高。 如东方市村镇保洁员 1100 多人，人
员工资福利每年需 2000 多万元， 村镇环卫
设备运行维护费 800 多万元，如果再加垃圾
处理费用，每年财政支出达 3000 万元。 而东
方市村镇人口不足 30 万，照此计算，农村生
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费用人均超过 100 元。

据测算，如果我省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
理照搬城市模式，每年需要投入 12 亿元。

村民自治

临高县东英镇西北村 103户，480人。
日前，记者走进村庄。 碎石铺的村道干

干净净，村民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小塑料桶，里
面装有塑料袋、旧电池、一次性餐具等垃圾。
在靠路边的一面墙上， 贴着村民缴垃圾费的
榜单，有 3元的、5元的。 在村口的垃圾池旁，
一位老人正在弯腰把塑料袋、 玻璃瓶等分拣
出来，他把不易烧的垃圾分拣出来后，剩下的
垃圾三五天焚烧一次，等堆到几百斤，就卖给
种植大户作土肥，每月能卖两三百元。

“2 月份镇上帮村里清除几个大垃圾堆
后，卫生一直保持得不错。”西北村支书张学
斌介绍， 根据人口多少， 每户收取 3 元至 5
元不等的费用，村民都意识到垃圾与自己有
关，很少有人再乱扔。 那些不易焚烧的垃圾

不多，村里请了一名有拖拉机的村民拉到镇
垃圾转运站，每月补贴 500元。

点评：须建有效激励机制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推行村民自治， 除临

高东英镇外，琼中黎母山镇也做得比较成功。
这种模式政府投入少，农民出一部分费用，能
够参与到垃圾整治工作中来。 但这种模式也
有不足，需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否则，可能
是一阵风。 早在 2008 年，省环境科学院就曾
在琼海市龙江镇中洞村推广村民自治收费
保洁模式，开始效果很好，但由于没有建立
有效激励机制，最终没能坚持下来。

购买服务

政府花钱购买服务，走市场化路子。 白
沙邦溪镇建设风情小镇，在全省率先花钱购
买服务。

“镇里每天会产生 3 吨垃圾， 一年有
1100 吨垃圾。 ”白沙邦溪镇有关负责人说，
“这么多垃圾，怎么建设风情小镇？ ”

2012 年 8 月，邦溪镇发布公告招聘环
卫企业，最后白沙利达清运站中标，这家公
司提出的收集农村垃圾、 分段管理绿化方
式，除第一年前期费用 35 万元外，此后每年
费用为 160万元。 清运站负责全镇 6个村委
会垃圾收集运输和镇墟上的园林绿化。

与记者走访过的其它集镇相比，邦溪镇
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的确做得比较好。

点评：效果好成本更高
政府购买服务，请专业公司收集转运垃

圾，目前除白沙邦溪镇外，陵水、三亚等地也
在尝试。 市场化运作，理念是先进的，服务效
率也高，但成本更高。 邦溪镇有关负责人说，
照目前的模式运转下去，加上设备损耗和垃
圾处理等费用，每年至少要 200 万元，而邦
溪镇人口仅 1.6 万人， 人均垃圾收集转运处
理费用超过 100 元，投入太大。

住建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说，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必须符合海南实际，要
有可持续性， 村民自治模式值得研究推广。
因为多地实际情况不尽一样，应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大胆探索、扬长避短、综合施治。

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说， 农村环境卫生
整治如果忽视群众的主体地位， 政府投入再
多的财力物力也是事倍功半， 引导群众自觉
参与，才是抓短期又管长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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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垃圾围村
观察（下）

过去 5 年，全岛动员，全省农村开展了
一场垃圾歼灭战，初步清除积存几十年的垃
圾。 然而，对于建设“美丽海南、清洁乡村”工
程，这只是第一步。要根除垃圾围村现象,还
必须建立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理的科学
长效机制。

农村垃圾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邵长春

如何解围

无垃圾桶 无转运站 无填埋场
垃圾只能随手扔
美丽乡村皆空谈

一硬件设施是基础

垃圾桶只是垃圾收集转运链上的一小
环，但反映了问题所在。

“垃圾围村现象之所以存在多年，关键
是基础设施缺位。 ”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城
市建设处处长陈永富说，当前各市县农村垃
圾整治工作不平衡，原因就是各市县基础设
施建设进度不一样， 在全省农村垃圾整治几
次考核中，昌江排名都靠前，关键就是昌江行
动比较快，基础工作做得比较好。

近年来， 我省农村垃圾整治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空前， 全省已投入近 20 亿元建
成 19 个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和一批转运站等
基础设施， 未来还将投入 10 多亿元完善包
括乡镇垃圾转运站、 转运车、 垃圾屋 （桶、
箱）、 收集车等为基本内容的城乡垃圾收运
体系建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市县基
础建设项目推进缓慢。

“对已开工建设的三亚市垃圾焚烧发电
厂、餐厨垃圾处理场，要倒排工期，抓紧施工。
对尚未开工的儋州垃圾焚烧发电厂、 海口市

长流中型垃圾转运站项目及万宁、 临高等市
县转运站项目，要督导市县创造条件解决征
地拆迁等问题，加快做好前期工作；对仍处于
前期阶段的琼海、 文昌两市配套填埋场项目
要抓紧启动前期工作，加速推进。 对部分久
拖不决的项目和市县适时建议省政府启动问
责工作机制，动真碰硬，对市县和项目责任人
实行调离工作岗位、黄牌警告、通报批评以及
诫勉谈话等处理。 ”

上面这段话， 摘自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刚完成的《海南省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
期评估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紧迫感。

陈永富告诉记者，目前，海南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而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刚起步。 根据省政府的
部署， 到明年底， 全省村镇生活垃圾收集
转运体系必须基本建成， 因此， 项目进展
缓慢的市县必须有紧迫感， 要千方百计加
快项目推进， 否则， 垃圾围村就有可能死
灰复燃。

昌江七叉镇坎头村， 村头村尾每
隔几十米就放置一个大垃圾桶， 村民
自觉把家里的垃圾收集用塑料袋装好
放进垃圾桶，保洁员推着推车，在村道
上来回巡逻。

“镇里发了 20 个垃圾桶，不够用，
就从集体经济中拿出一笔钱， 自己购
买了 20 个垃圾桶，这样基本上十几户
人家就能共用一个垃圾桶。 ”坎头村委
支部副书记林德全说， 镇的垃圾转运
车每天来一次， 村里垃圾基本上不落
地不过夜。

儋州王五镇的莪阳村，在村口路
边的草丛里 ， 一堆醒目的垃圾占地
几十平方米 ， 各种颜色的废旧塑料
袋、破损玻璃瓶零乱地堆放着。 走进
村门，左侧的一片洼地也散落着各种
陈旧垃圾 。 一位保洁员在村道上清
扫 ，路面虽然看不到垃圾 ，但路旁草
丛里散落着塑料袋、包装盒等。

在莪阳村 ， 记者没有看到一个
垃圾桶。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镇里说
要配备垃圾桶 ，但一直没有到位 ，村
民家中的生活垃圾还是往村口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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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转模式须科学
复制城市难持续
完全自治一阵风
服务外包价偏高

万宁长丰镇文通村，46 户人家， 小村干
净整洁，绿树绕村。记者随机敲开了村民李蔚
明家门，屋内很干净，11 个装鞭炮的扁纸箱，
整齐地堆在一起，一些啤酒瓶拢在一堆。她告
诉记者：“纸箱是可回收的垃圾， 可拿去卖
钱。 ”庭院的一角烧过一堆树叶，树叶是有机
垃圾，可做肥料。房屋后面 20米处，有一个垃
圾桶。 “垃圾用塑料袋包好，扔到垃圾桶，过
三四天有人来运。 ”李蔚明说。

“虽然是个别现象，但这说明，垃圾分类
在农村是可以先试的。 ”陈永富说，塑料袋、
酒瓶、废电池等难以降解、有害的垃圾可以运
到垃圾处理场， 而那些农村生产的植物性垃
圾，如剩菜剩饭、枯枝落叶等完全可以就地消
化，变成有机肥。

垃圾分类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解决农村
垃圾数量增长过快问题。 近几年全省多地新
建的垃圾填埋场有很快被填满之忧。

如昌江拿出 140多亩土地， 计划分两期
建一个大型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场，首期 2010
年建成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吨，但
现在每天需处理的垃圾达到 120 吨， 原计划
服务 7年的处理场将提前填满。现在，昌江改
变规划，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二期停建，改建一
个现代化垃圾焚烧厂。

陈永富说，农村生活垃圾易腐的占 40%
以上，通过人工分拣，可减少 50%左右的垃
圾处置量。

从现实情况看， 垃圾分类从农村开始做
起更有优势，做好了可以给城市示范。因为相
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房子空间大，能够为垃
圾分类提供空间；在生活和工作节奏上，农村
生活节奏慢，村民有时间做垃圾分类；另外，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之间具有互相
监督的功能。

分类试点项目不了了之

垃圾分类从农村做起， 不仅是现实的需
要，也符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 2008年，省环
境科学院研究员张静在琼海龙江镇中洞村做
了一个“农业固态废物综合处置示范项目”，
主要目的是探讨农村垃圾分类、 堆肥处理的
效果。 经过几年实践，垃圾减量率达到 50%
左右，无害化率达到 100%，回收的堆肥质量
符合现行标准要求，具有技术可行性。

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示范点运行几年就
放弃了。 该村委会一负责人说：“财政不支
持，单靠村民自己交钱，一年每户要交 60 多
元，群众有意见。 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
说不定就坚持下来了。 ”

政府应花钱刺激村民分类垃圾

我省垃圾处理很早就提出 “户分类”，
但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去年，省住房与城乡建
设厅在全省 11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由
于村民基本未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 一些多
年形成的卫生习惯无法有效改变， 虽然配套
了分类垃圾箱，但形同虚设，难以实现垃圾源
头分类。

“如果换一种思路，通过经济刺激手段
进行推广，可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陈永富
说， 比如设垃圾超市， 具体做法是针对塑料
袋、玻璃瓶、废电池等回收成本高、利用价值
小或没有利用价值的垃圾， 政府以补贴的形
式引导企业在集镇设立回收点， 引导农民分
类收集这类垃圾。企业回收后，有再利用价值
的就回收利用， 没有再利用价值的送到垃圾
无害化处理场进行处理。

垃圾分类有优势
农村易腐垃圾近半
就地堆肥用于种植
部分垃圾也可卖钱

三

近年来，我省农村垃圾整治工作开展得
轰轰烈烈，虽然已经投入几十亿元建设基础
设施，但是，全省至今没有常态化的机构，也
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机制，整个工作仍
然处在突击式、运动战状态。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在各级政府
里没有专门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没有专门
经费，一切都是临时性的。 ”陈永富说，“像
我这个城市建设处处长现在抓农村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就显得不伦不类。 ”

各级政府现在抓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的人员，都像陈永富一样尴尬，做的都是
非本职范围内的工作。

记者采访中发现，各市县虽然都成立了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
公室，但具体负责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机构
五花八门：如东方是爱卫办，昌江是文明办，
临高是市政园林局，儋州是环卫局，陵水是美
丽办。 而在更基层的各个乡镇，抓此项工作的
人员身份也是多种多样，白沙邦溪镇是武装部
长，昌江七叉镇是分管文教委的党委员，临高
东英镇是宣传委员，儋州王五镇是副镇长。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从
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各级政府在抓农村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的人员都是“不务正业”。

陈永富说，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要建
立长效机制， 理顺体制机制是当务之急，确
定专门职能机构，划分工作职责，全省形成

上下畅通的工作机制。 随着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不断深入，全省将建起近万人的工作
队伍，必须尽快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规
章制度。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我省利用经济特区
的立法优势，进行顶层设计，先后出台《海南
省城乡容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海南省
城乡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全省城乡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日常督查细则》等一系列
的文件，各市县也根据实际相应制定镇村保
洁员管理制度、招聘办法和考核细则等规章
制度，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还推出义务督察
员制度。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政策法规很
难落到实处。 《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
农村与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事业所需经费
一并列入财政预算。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有些市县今年农村
垃圾整治投入数千万，但是，资金来源不是
常态化的财政预算， 而是经过领导批示，从
预备资金或其他渠道临时筹集。

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说，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必须成为各
级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像城市环卫工作
一样进入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体制机制需长效
向城市管理看齐
整治不搞突击式
机构经费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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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畜、禽类粪尿等 优先进入沼气池利用或作为
肥料，就近就地还田、还地

用作农户养殖饲料或在橡胶
园、果园、菜地掩埋作肥料

剩菜剩饭、菜根菜
叶、瓜果皮壳

林地、山地、橡胶园、果园就
地掩埋

鞭炮纸屑、落叶、树枝、
道路清扫的灰土

就地就近分散处理包括填沟
坑、放回荒地、坡地等

农户家产生的砂土、砂
石、 碎混凝土砖石瓦
片、建筑废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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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村垃圾处理

定安次滩村村民自觉将垃圾倒进垃圾桶。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保亭排寮村村民将垃圾倒入路口垃圾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文昌南海村村道上设有专门的垃圾回收箱。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我省部分农村村道铺满垃圾。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